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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昌，作為一名醫師跨界到歷史小說家，考究程度絲毫不輸給歷史學者。2004 年，

他發現家族祖先當中有個荷蘭嬤，意外開啟了書寫歷史小說的新旅程。從追溯自身淵

源，到關注臺灣族群處境，陳耀昌搜遍各種史料，並實地走訪。他說：「我們做醫生

的講求證據，要知道事件的相對位置，確認從一地到另一地相差幾公尺，花多少時間

抵達。」正是這般精神，讓他寫出史書般的小說。

很「土」的文字，很「真」的畫面

「我的文字很『土』，沒有多餘的美化，也不會寫純文學的那種意境。」陳耀昌笑著

說。他的文字樸實，字裡行間都是真實的歷史細節。不同於文學家將歷史作為背景，

拿想像力駕馭文字，陳耀昌說：「我沒辦法那樣憑空說一個故事，就是看到了什麼，

把它寫下來。」他說話一如他的文字，簡單直接，又豐滿熱切。談及情節安排、史料

化為文字的過程，陳耀昌表示腦海裡自然有些畫面，並無特別多想；而提及他所書寫

的歷史事件時，則一一細數相關細節，分享蒐集各方史料之後，如何判別正確的資訊，

發現疑點。

面對史料，陳耀昌的熱切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我的目的不是寫小說，而是寫

歷史。用小說的方式呈現，會有更多人願意來了解這段歷史。」陳耀昌從未脫離史實

而寫，對於史料中未提及，他所創造的角色和事件，他稱之為「串場」而非「虛構」，

唯將資料裡簡單一句話的描述，加以擴充，揣想其中的曲折離奇。而這份揣想也有所

依據，會以當時時空背景，該族群的文化民俗，編織出合理的情節，填補歷史文字之

間的空白，重現過去的生活圖景。

陳耀昌的作品裡，還有詳盡豐富的場景描寫，除了參考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圖畫，

他會在實地訪查時，觀察附近生長的花草，地形地貌，讓筆下的畫面趨近於真實，更

有臨場感。他是如此著力於「還原」過去的樣貌，拿現在的資源去拼湊，連結臺灣古

今，完整了臺灣各族群的記憶。

在蒐集史料方面，洋人、漢人的記述和官方文書較多，缺乏原住民觀點的資料。

陳耀昌說，比如當時的航海日記非常詳細，包括船行駛到哪個方位、水深等資訊，都

記載得非常詳細。較難蒐集的是原住民的部分，因為很少書面資料，再加上口傳內容

也沒有關於戰爭的細節，所以做田野調查時，能夠實際得知的通常只有部落的文化風

俗，包括部落內的階級關係，以及部落間的關係。因此，當陳耀昌在描寫不同族群之

間的衝突、戰役時，雖然有很多戰爭相關文書可以參考，卻非原住民的角度，僅能仰

賴漢人、洋人的記述，以及他們的軍情報告得知戰爭細節，諸如地點、人數……等資

料，再以原住民文化來揣摩，描繪出他們眼中的各種戰役。

| 作家與談

臺灣多族史觀
的匯流
—訪《傀儡花》陳耀昌

Yao-Chang Chen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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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辦法那樣憑空說一個故事，就是看到了

什麼，把它寫下來。」

Text by 林芳儀（特約撰述）
Illustration by 宋政傑
Images by 公共電視、陳耀昌、各出版社

臺灣眾族群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亦有各自特殊的文化。陳耀昌筆下的人物，帶

著各自的血統及其所屬的地域，和其他族群產生互動。他採用多元視角，將原住民各

族、洋人、日本人、清國人的心跡並陳，勾勒出一個時代多面、完整的樣貌。集大成

的《魁儡花》為他贏得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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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視角，土地的主角

陳耀昌將臺灣這塊土地寫得鮮活靈動，很大一部分著重於原住民生活及其心緒。他說：

「並不是我特別選擇用他們的視角，而是綜觀臺灣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原住民本來就

是這片土地的主角。」陳耀昌拋開官方加諸的評判，以土地的原所有者展開故事，將

荷蘭、日本以及清國都視為外來者。往日「開山撫番」是清國的說法，從「未管理」

到「開始管理」，淡化了「侵略」的意涵。而陳耀昌視之為侵略的過程，原住民強制

「被開山撫番」。此前他們並非不受管理，而是自成一套管理系統，陳耀昌以平等的

視角看待各種文化及治理方式，書寫各族群間的合作、較勁、友好、敵意。臺灣史慣

常倚重漢人觀點，除了平埔族外，更鮮少深入高山原住民區域的生活圖景。陳耀昌將

原住民「一體」的形象拆解開來，細細描繪部落之間的管理及外交模式，突出各族群

的特色。不過事實上，他特別補充說道：「其實我並未僅偏重原住民，也常有清國人、

美國人、日本人的視角，只是以前這些歷史事件被書寫時，幾無原住民觀點，因此當

我補足這一塊，便顯得特別偏重於此了。」

《傀儡花》當中的主角蝶妹，是陳耀昌精心安排的「串場」，藉由她的足跡，串

連起當時屏東、高雄、臺南一帶；又讓她承襲排灣族及客家人兩族的血脈，跟隨英國

人習醫，說服美國人停止攻打排灣族，最後與平埔族人結婚，成為各族群匯流的端點。

蝶妹這個角色的際遇，儼然是一連串臺灣族群發展史，她的存在象徵著臺灣的狀態。

陳耀昌原先設想過蝶妹的三、四種結局，其中一種是讓她死去，然而由於這個角色帶

有如此重大的隱喻，陳耀昌終於還是不忍，最後選擇了明朗的結局，象徵臺灣各族間

共榮的希望。

從家族到國族，寫作的長河

2009 年，陳耀昌著手書寫他的第一部歷史小說─《福爾摩沙三族記》。一出手便交

出一部大長篇，讓人不禁感到驚奇。他說：「其實寫短篇歷史小說才困難，原先也沒

有料想到這麼大的篇幅，只是在蒐集史料撰寫的過程中，持續挖掘出更多龐雜的細節，

不知不覺便成了大長篇。」

比起《傀儡花》、《獅頭花》、《苦楝花》這個「花系列」，陳耀昌還是最喜歡《福

爾摩沙三族記》。促使他書寫的動力，是追尋家族的源頭，以切身經驗親近臺灣史，

《福爾摩沙三族記》連繫起陳耀昌對家族的情感，以及對土地的感情。由於家族裡有

個荷蘭嬤，陳耀昌重頭檢視荷治及鄭氏時期的歷史，一直以來臺灣人遭荷人欺壓，由

鄭成功解救的歷史深植人心，他想做個「平反」，採用不同的角度描繪，平衡荷人的

形象。此外，陳耀昌說：「《福爾摩沙三族記》是臺灣變成現在這個社會的重要歷程，

從三個族群的社會走向漢人社會，是臺灣族群變化的關鍵。」

追溯家族源頭，為祖先平反的初心，帶領陳耀昌步入臺灣族群書寫的領域，埋頭

梳理各族群間的互動關係。接著，他的關懷重心逐漸轉移到臺灣原住民身上，欲補上

原住民視角，建構出臺灣多元史觀。以眾多原住民視角交織而成的《傀儡花》，在《福

爾摩沙三族記》尚未完成之時，便已然成形。陳耀昌剛開始寫《傀儡花》，並未明確

規劃為一系列，中途設想過其他題材，甚至將撰了 20萬字的稿子作廢，才陸續生成《獅

頭花》和《苦楝花》。最後，他將這三部小說的基調訂為「開山撫番」，分別揭露出

原住民「被開山撫番」的不同階段：《傀儡花》是前傳，寫羅妹號事件，國際強權開

始覬覦原住民；《獅頭花》是本傳，寫獅頭社戰役，開山撫番打的第一場仗；《苦楝花》

是後傳，寫清軍侵略原住民的各種行徑。

從家族到國族，陳耀昌的關懷視角逐步擴大，從醫學到歷史，再藉由歷史，探問

現在與未來。他關注原住民轉型正義，提出訂立「臺灣感恩節」的想法，期望臺灣正

視原住民的歷史傷痕，步入真正多元包容的社會。陳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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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昌

臺灣知名醫師與作家。在醫學方面以血液疾病與骨隨細胞研究聞名，曾於 1983 年完成臺灣第一例的骨髓移植，行醫同時撰寫專欄，集結出

版數本著作，包括《冷血刺客之台灣秘帖》與《島嶼 DNA》等，亦成立臺大法醫學研究所，催生「法醫師法」跨足政壇，曾合著《法醫師

法：催生與創新》。在醫學上，陳耀昌開拓幹細胞研究；在文學上，他追溯島嶼民族的歷史，先後出版多部立基於臺灣史實的小說，其中《獅

子花 1875》獲新臺灣和平基金會臺灣歷史小說獎佳作、《傀儡花》獲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改編電視劇將於公視播出。

臺灣外交源頭的追尋

─《傀儡花》導讀

“Lady the Butterfly” 
The Quest of Diplomacy of Taiwan

蝶妹和文杰，一對半番半客的兄妹，從小生活在瑯嶠（今屏東枋寮以

南）。父母過世之後，兄妹投奔社平埔大聚落社寮（今屏東射寮），

受到頭人（頭目）棉仔的照顧，從此展開一連串不同的際遇。妹妹蝶

妹成為洋人的翻譯，又學習西方醫術；哥哥文杰成為斯卡羅族大股頭

的養子，學習部落管理。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李仙得），為了

處理 1867年羅妹號事件所產生的糾紛，來到瑯嶠，接觸到清國人、英

國人、土生仔（平埔族）、客家人、福佬人、傀儡山生番（排灣族）

各族群，進行一番交流及角力。

本書的中心在美國人和臺灣原住民生番簽訂條約的過程，李讓禮和斯

卡羅族大股頭（大頭目）卓杞篤（Tou-ke-tok），為各自所屬的族群

爭取權利，過程中也牽扯到其他各族群的利益糾葛。為了不讓土地染

上鮮血，為了母族的安居，蝶妹和文杰雙邊奔走，成為兩造締約的關

鍵角色。出版社：印刻文學｜出版年份：2016 年

躍然紙上，文字之外的風景

剛剛殺青的《傀儡花（暫定）》躍上銀幕，由曹瑞原執導，改編為電視劇，對陳耀昌

以及整個臺灣而言，都具有重大意義。

事實上，陳耀昌的敘事方式，一直都有鮮活的畫面感，藉由實地考察和前人繪製

的插圖，勾勒出一幕又一幕生活圖景。《傀儡花》當中的李仙得，是臺灣首次與他國

訂立條約的關鍵人物，因其形象鮮明，有戰爭與愛情的元素，陳耀昌認為，翻拍成電

影也甚為適合。此外，陳耀昌也透露，在書寫《福爾摩沙三族記》時，因跨越荷治到

鄭氏家族統治時期，長達三十餘年，他有意識地用電視劇分集切割的方式，去鋪排每

一個段落，足見陳耀昌編排故事的用心和謹慎。

而在《苦楝花》這一部，陳耀昌做了新嘗試，一改過往大長篇的寫法，分為三個

短篇故事。其中〈奇密花〉、〈大庄阿桃〉兩則為短篇小說，〈苦楝花〉則以劇本方

式呈現。陳耀昌認為，用劇本的形式呈現，更能還原撒奇萊雅族人的聲音，忠於他們

當時的生活和心緒，還說：「原住民遭到清國侵略的情景，令我聯想到希臘悲劇。」

因此，他也期待〈苦楝花〉有成為舞臺劇的一天，演出原住民的悲歌，唱出原住民的

心聲。

陳耀昌作品年表

《生技魅影：我的細胞人生》

財訊

本書起源於陳耀昌於《財訊》撰寫的專欄，紀錄了其長期投身

血液及骨隨細胞研究所領悟的心得，也針對當今細胞生醫技術

與生命價值觀的各種角度探討。

2006

《苦楝花 Bangas》

印刻文學

本書收錄兩篇短篇小說、一齣劇本，以

花東為場景，敘述 1874 年至 1896 年清廷

「開山撫番」政策下後山原住民族的故

事。Bangas 為苦楝花之薩奇萊雅族語。

2019

《傀儡花》

印刻文學

故事從 1867 年發生於墾丁海邊的「羅妹

號事件」展開，藉由作家的想像和推理，

演繹島上各方人馬—福佬、客家、生

番、熟番、混血土生仔、清國官僚、外

國使節、傳教士等彼此的算計，闡述著

牽動島嶼歷史每一個人物的心境。

2016

《福爾摩沙三族記》

遠流出版

以 16 歲的荷蘭少女瑪利婭的視角，敘述

她在 1647 年滿懷期待與家人搭船前往福

爾摩沙，來到西拉雅族部落。而後經歷

了鄭成功攻臺、荷蘭棄守，家人摯友生

離死別，不同民族在這座島嶼交織出驚

心動魄的大時代故事。

2012

2017
《獅頭花》

印刻文學

立基於臺灣歷史上的長篇小說，闡述了

臺灣移民時代裡島嶼族群的愛恨情仇。

透過文學創作，演繹並重建 1875 年「開

山撫番」時代已被淡忘的「獅頭社戰

役」。

2015
《島嶼 DNA》

印刻文學

擁有醫師之眼與作家之筆的陳耀昌，將

臺灣歷史與人物結合科普與醫學現象。

是橫跨科技人文與古今臺外，重新解構

臺灣血緣與歷史的散文集。

2008
《冷血刺客之台灣秘帖》

前衛出版

本書集結了陳耀昌為《非凡新聞ｅ週刊》

專欄「冷血刺客」，以及《中國時報》

「名家專欄」連載的散文。以一針見血

的風格談論臺灣社會、歷史、政治與兩

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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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儡花（暫定）》劇照大公開

由擅長改編文學作品的金鐘獎導演曹瑞原執導的《傀儡花（暫定）》改編自同名作品

《傀儡花》已在今年初殺青，目前正在後製與尋求新劇名的階段，將在公共電視首映，

也是公視首部歷史大劇。故事將會圍繞在蝶妹（溫貞菱）、李仙得（法比歐）以及蝶

妹的弟弟阿杰（黃遠）等人身上。 

劇情大綱

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恆春半島南端外海發生船難，船員登岸求生，

因誤闖原住民領地遭馘首，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奉命前往調查。

隨著李仙得南下探查，半島跟著風起雲湧，部落、閩、客、平埔之間本即不甚穩

定的平衡，更加岌岌可危。

而跟隨李仙得南下擔任翻譯的蝶妹與弟弟阿杰，也在事件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身

世，逐漸找回對部落的認同。

最後，憑藉過人的智慧與勇氣，最終斯卡羅大股頭卓杞篤（Tou-ke-tok）與李仙

得簽下了臺灣第一份國際性的和平親善盟約─「南岬之盟」，化解紛爭。

溫貞菱（右）在劇中飾演「碟妹」，需要能講排灣語、英語、客家話、閩南話等，反映當時的族群往來。

法比歐在劇中飾演法裔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

小說《傀儡花》的歷史背景出自 1867 年發生在恆春半島的「羅妹號事件」，導演曹瑞原為忠實呈現，主場景

全在屏東實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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